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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1

2023 年，为加快“演艺之都”建设步伐，北京市有

关部门出台《北京市建设“演艺之都”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2023 年 -2025 年）》，提出“打造布局优化、功能复

合的演艺空间”。次年 12 月，北京演出娱乐行业协会举

办首次北京市演艺新空间授牌仪式，正式公布首批 25 家

北京市级演艺新空间名单，并鼓励持续发展。“演艺新空

间”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热点，正逐步改变着传统戏

剧演艺生态。

何为“演艺新空间”？北京演出娱乐行业协会贾新

辉秘书长将其定义为：“演艺为主营业务的多业态融合、

多功能协同的新型演出场所”，涵盖了多种类型的演艺空

间，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传统剧场

保留传统剧场形式并进行创新的空间，如天桥艺术

中心的新空间剧场等，多以传统剧场为基础，辅之创新

性的现代化技术，全方位更新换代。

（二）园区街区改造空间

包括 77 剧场、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南阳共

享际等，充分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对现有的艺术园区进

行改造、或在已成型的商业街区建造新的演出场所。

（三）古建筑改造空间

如正乙祠戏楼和颜料会馆等，以传统古建筑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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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代演艺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同时提供古建筑观赏、

戏剧艺术表演观赏双重体验。

（四）业态融合特色空间

包括幕幕剧场和中间艺术区等，通过业态融合方式，

将剧场、书店、文创、影院、美术馆、展览等场地融为

一体，不仅承载演出功能，还延伸至艺术创作、文化展

示等多重领域，构建多元化文化场所。

（五）专注音乐领域的空间

各大live house场地，专注于音乐演出，以密闭性、隔

音性、聚音性为卖点，吸引青年音乐爱好者们参与其中。

（六）综合性文化服务空间

包括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方庄文化艺术中心等，

多依托社区构建，涵盖文化交流、艺术教育、社区活动

等多重服务，满足多样化需求。

戏剧工作实践者们重新定义戏剧空间角色，尝试赋

予戏剧“现场性”新的内涵——提供社交场地、促进人

际交流，使之从一个被动的、单向输出的呈现场所，转

变为互动的、双向参与的表演叙事的媒介，让观众更持

久、更彻底地浸入戏剧，也为戏剧的社交功能提供了充

分发挥的舞台 [1]。

本文试以北京地区部分演艺新空间的空间设计及其

戏剧实践为例，从剧场空间的多元选择、戏剧演出中观

众内部互动和交流的推进、演出结束后演员与观众的延

申交流三个方面，论述北京地区演艺新空间如何放大戏

剧的社交属性，重构剧场的定义、角色和观演关系，最

终构建戏剧社交空间的多维场景，并试为演艺新空间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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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剧场戏剧蓬勃发展的新业态下，演艺新空间的剧团团体广泛构建社交空间的多维场景，将戏剧之内的传

奇延伸至剧场之外。本文试以北京地区部分演艺新空间及其戏剧实践为例，从剧场空间的多元选择、戏剧演出中观

众内部互动和交流的推进、演出结束后演员与观众的延申交流三个方面，论述北京地区新空间是如何发挥戏剧社交

属性、构建社交空间的多维场景，由此重构剧场的定义、角色和观演关系的，并以此为演艺新空间中的戏剧实践提

供理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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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化的剧场外围社交空间构建

在北京，最为知名的剧场，如：国家大剧院、中国

国家话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均以独立的标志性单

体建筑出现，在承载剧场的演出功能之外，更像旅游观光

景点，与周边地区略显割裂。对观众而言，仅限于看戏，

观演前后的休闲、娱乐和餐饮等需求很难被一体化满足。

新空间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空间策略，多数剧场迁

移至繁华的商业区内，进入城市中心商圈中。2020 年，

易立明老师在改造北京大华城市表演中心时曾提到：“城

市剧院的特点之一就是便于观众亲近。走在街上的人，

跨一步就能走进戏剧营造的空间。”[2] 大华中心正坐落于

东单繁华路段，在此观戏的观众，可以约上三两好友，

在观戏前逛街、聚餐。而吉祥大戏院这种“空中剧场”，

建在商场顶楼，作为商场经营业态的一部分出现，分担

人流压力，稳定原有观众且吸引非观众群体关注。

具备高人流量和社交惯性的剧场地区选址，潜移

默化地将观演活动融入日常社交轨迹，剧场区域被视为

“既定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位置优越的剧

场，生意自然愈加红火。笔者采访吉祥大剧院的工作人

员得知，如今这里已经成为老中青三代看戏、观光、消

费的场所，周末几乎场场爆满。新空间通过对群众社交

刚需的响应，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增长。

同时，由于新空间本就建立在多元商业环境中，剧

团往往会结合剧场外空间建立叙事延伸。鼓楼西剧场坐

落于书香气浓郁的胡同深处，将等候区设置为半开放式

的休闲咖啡书店。在这里，有热演戏剧的剧照及周边，

有映射剧目因素名字的咖啡和甜酒。独特的空间设置，

为观众塑造了近乎完美的观前讨论场域——观众从进入

鼓楼西开始，就无时无刻不处于戏剧之中。

戏剧理论家苏珊·班纳特在她的《剧场观众》一书

中曾强调，剧院建筑内的门厅可以通过设置咖啡厅、酒

吧等设施，让观众在这些空间中“主动地组合成一个集

体”，以实现社交展示与互动。北京演艺新空间复刻了这

一机制，通过消费场景延长观众驻留时间，强化观演前

后的社交黏性。作为经营模式上融合多元消费场景的新

型戏剧空间，结合商业属性，在“戏剧 = 文娱 + 消费”的

动线中构建了一个隐性的全社交网络。

三、高互动性与观众粘性的故事演绎，构建临时社

交团体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在随笔集

《桥与门》中提出大城市中的人们精神生活的贫瘠和病

态。齐美尔认为，大城市飞速运转的模式使居民没有顾

及情感的余力，在矛盾和变化中逐渐缺乏激情、过分理

智、高度专业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原子化，人际关系的疏

离最终可能导致个人与公共社会疏离。与此同时，社会

的个体化和原子化也反方向加强了人的社会化，个人对

集体的依赖不断加深，急于寻求归属和身份认同。

戏剧艺术正是个体获得集体感和认同感的有效途径。

新空间戏剧能够通过新兴的故事演绎模式，设立临时团

体、将部分观众在戏剧观演的几小时内绑定，促进团体

协作并鼓励戏剧外社交，将传统戏剧的提供共同话题、

促进交友的功能进一步放大，从而满足观众个体的社交

需求，缓解群体性缺失的焦虑，给漂泊的个体创建临时

停靠的栖息地 [3]。

77 剧场的《大真探赵赶鹅》采取高度类似剧本杀的

模式，给部分观众设置固定的身份，实习警察、街坊邻

居、乐队成员等等。在互动区域就坐的观众被统一赋予

了集体身份，自然形成了立场相同的临时团体，并在此

后戏剧上演的时间内一直保持统一战线、共同进退的形

势。演员在剧情推进中一次次反复提及、重复说明此时

的观众的身份已经变成了戏剧中的角色，呼吁其他观众

作为塑造戏剧的“共犯”，竭尽全力亲自带领观众逐渐进

入、融入并笃信戏剧情境，他们共同创造了这场戏，又

共同观赏了这出戏。

除此之外，新空间戏剧较传统戏剧更重视观众的反

馈、以此提升观众粘性，不仅能增强经济效益，也同样

能够设立“因戏结缘”的社交团体。多线并行的叙事是

达成这种目的的有力手段。位于南三里屯路的抉择沉浸

式剧场排演了一部不设固定座位的浸入式戏剧《唐朝诡

事录之无归路》，九位主要人物、九条剧情线同时上演，

而观众则进行行进式观演。观众会因选择了不同角色而

从不同角度理解故事本身，而看到结尾时又不可避免地

想要复盘自己遗漏的角色的个人故事。再加上在剧情中

设置了多处 1v1 单人互动，只有被选择的观众才能看到

隐藏剧情，收集式的独特观演体验吸引了独特且粘性巨大

的观众群，有相当一部分的观众选择多次重刷、甚至数以

百次地重温《无归路》，一次又一次浸入唐朝的梦里。

笔者采访了一位《无归路》的忠实粉丝，她观戏

三百余次，会为剧情中被观众误解的角色辩解，会在

《无归路》周年时与剧组人员一起庆祝，会在路人咨询

《无归路》时事无巨细地介绍。抉择剧场进门后的小桌

上摆放的贴纸、明信片和挂件，是她与其他粉丝自费设

计的“无料”。他们希望能通过努力，使这部戏更受关

注。与普通观众使用的黑白双色面纱不同，盈盈有五颜

六色的面纱，这是剧组为感谢她的多次支持而定做的，

是她和剧组一同编织的七彩的梦。或许在每一次化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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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捕快时，她获得的不仅是观剧体验，更是与演员、观

众、艺术爱好者们的一次次交友机会。在 2025 年 9 月 15

日的帖文中她表示，自己已经达成了“观戏 300 场”的

成就，拿到了独特的绿色面纱。文章结尾，她写道：“谢

谢你们，让我相信——戏里戏外，皆可为诗”[4]。这大概

是对于一部成功戏剧的最高褒奖。

四、观演之后，深度交互性全社交空间延伸

就观众交流习惯而言，戏剧观演后的微信交流群是

最常用的交流路径。如何最大程度发挥交流群功用、进

行戏剧展演后的交互性延伸尤为重要。部分剧组会将交

流群本身与戏剧剧情融合起来，如繁星戏剧村《朱莉小

姐》在开场前以“邀约大家参加派对”为由建群，演员

采取“语 C”模式与观众进行互动，更富趣味性，减少

了大家“无声退群”的窘况。

由戏剧引发的社交狂潮尚不止于此。一场大戏结束

后，总能看见自发站在剧场门前翘首以盼的观众们，他

们往往是在等待新一轮见面和深度社交，即：“SD”。

“SD”，全称“Stage Door”，本义为剧场后门，现被

延伸定义为演出结束后的演员与观众交流互动的附加环

节。演员在演出结束后主动出现在剧场侧门，与观众进

行近距离接触和简短交流，如签名、合影、收受礼物等。

由于新空间剧团多以商业性戏剧演出为主体，很多剧团

会以主打戏剧作为循环演出作品，久而久之成为稳固的

名牌 IP。部分剧团更在设置班底时邀请已经具有一定规

模粉丝群体的明星演员加盟，这种情况下的“SD”活动

更显隆重，如《开心麻花》自带的喜剧演员团队、鼓楼

西剧场在麦克多纳剧作中邀约的演员张某和周某，都是

名副其实的明星演员。

观众甘愿付出成倍的时间和精力，以换取与喜欢的

演员面对面的那一个刹那，这其实也是戏剧带给人的另

一种程度上的精神满足。2025 年 4 月，回龙观晓剧场上

演的《杏仁豆腐心》，不仅设置了室内 SD 区、准备了暖

胃的关东煮，又专门设置了许愿树，观众与主演都可以

写下自己的心愿。

这正是剧场“SD”的理想状态：主演与粉丝面对面

站在一起，分享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和塑造过程，讲述角色

和剧本背后的故事，甚至聊一聊现实生活中的趣事、推荐

书单和影单，让观众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作品创作过程的同

时，为观众与演员之间建立一种朋友般平等对话的关系，

一定程度上均衡了明星效应和戏剧性的艺术特点。通过演

员对角色的深入解读，观众能够将注意力从明星演员的个

人魅力转移到角色本身和戏剧作品的艺术价值上。这种良

性互动，也可以帮助演员更好地理解观众需求和期望，从

而在未来表演中更加注重角色的塑造和戏剧的内涵表达，

在演员与观众之间搭建一座双向通行的桥梁。

结语

即使新空间戏剧已经在促进社交方面取得了显著效

果，但仍有缺憾。戏剧内容上，沉浸式互动多隔离在故

事线之外，无法让观众产生更多的情感联结；班底策划

上，过于依赖明星效应也有陷入展演误区的风险，影响

戏剧艺术的纯粹性。可喜的是，戏剧工作者们始终在不

断精进演出和社交策略，迭代升级观演社交空间的现实

路径，现实存在的问题也终有破局之时。

戏剧是一种“经过心灵动向的投影”，而由此“带来

的认同同一化行为创造了一个世界。”[5]当今，剧场早已

不仅仅是戏剧爱好者们的专有乌托邦。演艺新空间的确

立和发展，使那些微小的戏剧社区汇集成流、聚沙成塔，

在浮躁城市中营造起一个满足不同人群精神需求、多维

场景构建的休闲娱乐社交平台，建构了一个超越“观剧

场所”的“文化共同体”。这是新一代戏剧工作者借助演

艺新空间赋予剧场的新的生命力，是他们为当代剧场的

生存和发展和完善交出的精彩答卷。

芥子纳须弥、方寸自为天，戏剧人褪去了社会赋予

他们的身份名片，以最赤诚的模样置身于方寸舞台中央。

在繁忙或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戏剧赋予了他们一个可以

释放全部的自我的时空，使得在新空间中短暂驻足的众

人，即使在漆黑的夜晚也能长久坚定地、充满希望地，

望向同一轮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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